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市场星报电子版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

2025年9月22日 星期一
编辑/江亚萍 组版/阮 进 校对/刘 军人生百味08

写
实

彼岸花彼岸花 张时卫张时卫

人生如初见，又见彼岸花。初识彼岸花是在三年

前去三十岗的路上，一片草地上有几朵耀眼的红花在

风中开得正好，朋友告诉我这是彼岸花又叫“死亡”之

花。后来，在环城公园又与它重逢，它在光影里红得

妖娆，红得绚丽，我感受到它的极致魅惑与灼热的生

命力。

回来后，查阅资料方知，此花学名石蒜，还有一个

梵语名字叫曼珠沙华。传说，天帝创造了一种神奇的

花朵，花不见叶，叶不见花，花妖叫曼珠，叶妖叫沙

华。后来曼珠和沙华相见并相爱了，天帝知道这件事

后十分生气，将他们一起打入地狱，并且让他们永远

不得相见。 彼岸花的花语是“悲伤的回忆”。《佛经》中

说：彼岸花，开一千年，落一千年，花叶永不相见，情不

为因果，缘注定生死。彼岸花开时，如一团火红；花开

无叶，叶生无花；相念相惜却不得相见，独自彼岸路。

彼岸花，永远在彼岸悠然绽放。我不解经文中深奥的

禅理，却偏爱这几句里藏着的通透。想来世间的缘

分，大抵也是如此吧。有些人迎面遇上，转身便消散

在人海，像檐角的雨珠落进泥里，连痕迹都留不住；有

些人隔着山长水远，从未有过一面之缘，却在心里盘

桓了一辈子，像老树的根，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蔓延

……彼岸花春天长叶时花早谢了，秋天开花时叶又早

枯了，倒应了“彼岸花”这名字里的孤绝。也有人这样

描述彼岸花：奈何桥上叹奈何，三生石前憾三生，彼岸

花下非彼岸，奈何三生彼岸人。关于彼岸花的传说很

多，版本也很多，对于花的定义，取决于自己。其实，

花本无寓意，是人赋予它们太多的内容……

我觉得“彼岸”是相对于花和叶而言。说它特殊，

是因为它的名字特殊，它的生长状态特殊，它的花语

也很特殊。我理解你——彼岸花，理解你潜藏的身

姿，理解你不为人知的苦衷，理解你的执着，理解你的

忧伤，理解你火山般迸发的热情。你不再是只在彼岸

开花，而是在我眼里与众不同。其实人世间何处不是

彼岸？我们总在向往着对面的风景，以为幸福在遥远

之境。农人向往城市，市民渴慕田园；少年急待成熟，

老者追忆青春。待真的抵达了所谓的彼岸，才发现它

又成了新的此岸，前方依然有着可望难即的风景。如

此循环往复，直至人生的尽头。

站在花前，不由得想起故去的亲人。他们曾如此

真实地存在过，笑声犹在耳畔，温度尚存指尖，可转眼

间都已归于尘土。他们走时并未带走什么，只是像被

一阵轻风吹散的云烟，悄然而逝。生命的脆弱，竟使

人心头涌起一阵无力的惆怅。佛家讲轮回，讲因果，

讲来世。然而我凝视这些花开得如此炽烈而决绝，却

只觉得它们像是在嘲笑人世的执念。花开了便只是

开了，叶长了便只是长了，彼此从不相遇，从不相识，

也从不相念。逝去的人亦如是，如溪水东流，一去不

返。 那些曾经深爱过的人，他们的容颜，他们的声音，

他们的喜好，皆随一抔黄土而湮没无踪。岁月不计

年，一晃又一秋，有人再见，有人再也不见，这世间总

是事事值得，也事事遗憾。一辈子很短，短到来不及

细算，蓦然回首，风景依然在，人已非少年。而彼岸花

年复一年地开着，不管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不管有没

有人记得它去年开花的模样。唉，人生实难，难在明

知不可为而为之，难在明知不可留而欲留之，难在明

知终须一别而还要念念不忘。我们在这世间行走，犹

如在无边暗夜中摸索，偶尔抓住一点温暖，便以为是

永恒，殊不知不过是彼岸花瞬间的绽放。然而，或许

正是因为这短暂，脆弱，无法重逢的绝望，才使生命中

的每一次相遇都弥足珍贵。即便花叶永不相见，花仍

要开，叶仍要长，各自完成自己的使命。人亦如此，即

使知道终将永别，仍要在有限的光阴里，尽情地去爱，

去活，去铭记。花开不见叶，是它的宿命；叶长不见

花，是它的轮回。 而我们，能做的只是在花开的季节

里，好好看花；在叶长的时节里，好好赏叶。

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独自扎根的日子，也

会有热烈绽放的时刻。不必纠结花叶是否相见，不

必焦虑当下是否完美，只要像彼岸花那样，把每一个

阶段都过好，把自己的颜色亮出来就很好。在困境

中感到绝望时，不妨勇敢地迈出一步，去寻找属于自

己的“彼岸”。或是一次远行，或是一次与自然的亲

密接触，或是与淳朴的人们真诚交流。在这些过程

中，重新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找回失落的自我，实现

心灵的救赎。从向生而死到向死而生，是一次心灵

的涅槃，是对生活真谛的重新领悟。让我们在这个

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一颗平静而勇敢的心，去追

寻那片能让我们灵魂栖息的净土，让生命绽放出更

加绚烂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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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桑子二首采桑子二首··重访新四军根据地重访新四军根据地
戴健戴健

青纱帐里显身手，成也来安。

胜也来安，火把高粱不夜天。

军民团结抗顽敌，昔日来安。

今日来安，融入合宁都市圈。

（来安半塔新四军和老乡火烧高粱秸庆祝

胜利）

皖东抗日桥头堡，曾有天长。

曾改天长，罗炳辉留名客乡。

枪林弹雨沧桑地，记忆天长。

礼赞天长，新四军红旗宛扬。

（为纪念罗炳辉天长曾改炳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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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卷犹存师墨痕旧卷犹存师墨痕 流年不忘传灯人流年不忘传灯人 穆士兵穆士兵

每年教师节这天，总是思绪翻滚。我曾是一名教

师，更是有幸遇见过多位良师，但有一位，我常常想

起，却迟迟不敢下笔——怕那思念的闸口一旦打开，

汹涌的情绪便再也收不回。他就是裴俊华书记，我的

大学党支部书记，入党介绍人，永远的人生导师。

1995年的夏天，是裴书记把我领进了党组织的大

门。那年6月22日在曹山烈士陵园前的入党宣誓仪式

上，他站在我身边，轻声提醒我“誓词要记在心里，不是

念在嘴上”。那天的风带着松柏的清香，党旗在阳光下

格外鲜红，我跟着他一字一句念出誓言，声音从发颤到

坚定，而他看着我的眼神，像看着一棵终于扎根的小树

苗。宣誓结束后，他找我谈了很久，第一次认真跟我

说：“你是双优生，以后可以试试考公务员，能做更多实

事。”可那时的我年轻气盛，总觉得该去外面“闯一闯”，

补一补农村的课，吃一吃农村的苦。说白了，小甸中学

的“校长帽子”吸引着我。于是，把他的建议当成了“安

稳度日”的劝诫，没放在心上。

他没拦我，只是在我出发时塞了一摞教学资料，

说：“去就好好教，但记得，累了、迷了，随时回来找

我。”在小甸中学支教的几年，我见过孩子们渴望知识

的眼睛，也尝过基层教学的苦与难，偶尔写信跟他抱

怨，他总在回信里说“经历是财富，但别丢了自己的方

向”。支教结束，我回了学校，第一个找的还是他。

“学校办公室缺个秘书，我跟校长推荐了你。”他

笑着说。在校长办公室当秘书的日子里，他成了我的

“幕后导师”——写材料卡壳时，他教我“多站在全局

想问题”；跟同事协调有矛盾时，他劝我“换位思考，以

理服人”。那些细碎的点拨，像春雨一样，慢慢浇灭我

身上的浮躁，也让我渐渐明白：他当年劝我考公务员，

不是为了“安稳”，而是看透了我“适合做事”的性子。

后来，我下定决心考公务员，他比我还上心，帮

我找复习资料，还特意找了几位在机关工作的老同

事给我讲经验。接到录用通知的那天，我第一时间

跑去找他，他握着我的手，脸庞有些发红：“我说吧，

你终会走上这条适合自己的路。”

没多久，裴书记特意从学校赶来省城看我。吃好

饭后，我们一同入住京皖宾馆。走进房间放下行李，

裴书记脸上的笑容渐渐褪去，神情严肃起来。他认真

且郑重：“孩子，你现在走上新岗位，有些话我必须得

跟你讲。人这一生，千万莫伸手，伸错手就再也回不

了头；千万莫睡错床，行差踏错一步，往后的路就难再

走正。”我望着他满是关切的眼神，用力点头，把这些

话一字一句刻进了心里。窗外的月光洒在他鬓角的

白发上，那一刻我忽然懂得“亲情莫过父子，深情莫过

师生”——在这异乡的宾馆房间里，他给予我的，早已

超越了普通的师生情，是如父亲般掏心窝子的守护。

日子在忙碌中溜走，我在单位渐渐站稳脚跟，偶

尔给裴书记打个电话，他总说“挺好的，不用挂念

我”。我竟真的信了他“一切都好”。直到几年后的一

天，老同事突然打来电话，声音低沉地说：“裴书记走

了。”那一刻，时间仿佛瞬间凝固，我手里的笔“啪嗒”

一声掉在桌上，大脑一片空白，整个人呆立在原地。

过了许久才缓过神来，我抓着电话慌忙追问：“怎么可

能？什么时候的事？他之前不是还好好的吗？”

老同事沉默了片刻，缓缓说道：“他的病痛已经折

磨他好些年了，一直瞒着大家强撑着，走的时候很痛

苦……”听到这些，我的心猛地一揪，那些被我忽略的

细节瞬间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每次通电话时他偶

尔压抑的咳嗽，最后一次在京皖宾馆见面时他消瘦的

身形和难掩的疲惫。我怎么就这么粗心，连他的痛苦

都没察觉？我瘫坐在办公桌前，望着窗外阴霾的天

空，泪珠砸在摊开的文件上。这么好的人，待我如亲

生孩子般关怀教导，怎么要承受这么多苦难？满心的

懊悔与自责翻涌上来，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

那些没说出口的“谢谢”，终究成了永远的遗憾。

如今经手了无数文件、办了不少实事，可每当有

人提起教育的话题，我总会想起在学校当老师的日

子，想起裴书记站在讲台上的样子。因为我知道，如

今的我，不仅学习工作习惯，甚至待人接物的方式，

都带着他的影子；我能走上公务员这条路，全是他当

年“传道授业”的功劳。他不仅是我的老师，更是我

的“师承”——他教我的，从来不止是知识和方法，更

是做人做事的根本。

一灯相续百千灯，传灯录上名无数。我把那本扉

页写着“心有定见，行有方向”的笔记本放在桌前，对

着字迹轻声说：“裴书记，您当年的话我记着，路也走

对了。要是能再给您倒杯茶，说声谢谢就好了。”风从

窗外吹进来，翻动着纸页，像是他在回应我。原来有

些引路人，会永远活在被他照亮的人生里，从未走远。


